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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缪里尔·西伯特，!"#$年生，犹太人，美国
著名投资银行家。因在证券界成绩斐然，被称
为华尔街的“第一夫人”，《大英百科全书》关
于她的词条称，“她在金融领域的成功为女性
拓展了这个领域的机会”。#%!%年，她被《美国
银行家》杂志选为“金融界 &'位女强人”之
一，《纽约时报》则称她为“华尔街最著名的女
人”。&%()年 $月 &*日，因癌症在纽约去世，
终年 $'岁。
西伯特没有结过婚，也没有儿女。她去世

时孑然一身，只有一只名叫“母夜叉”的吉娃
娃狗陪她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

不愿平庸度过一生
西伯特老家在克利夫兰。早年就读家乡

的凯斯·西储大学，三年级时因父亲病重而辍
学，没拿到文凭。

("'*年，#+岁的西伯特开着一辆破旧的
斯蒂旁克汽车，兜里装着 ',%美元，一路颠簸
到了纽约。她心中的“圣地”是纽约证券交易
所。十几岁时，她跟随家人参观过那里，交易
员们大呼小叫的情形让她热血沸腾。从那时
起，她就立志要到华尔街闯荡一番。

不过，西伯特在华尔街的第一步就受挫
了。她说：“我去美林证券公司求职。他们问：你
有大学学历吗？我说没有。他们说：没学历，没工
作。我又去贝奇公司。他们问：你读过大学吗？我
说：读过。”就这样，她蒙混过关，得到了这个小
经纪公司实习分析员的职位，薪水只有每周 +'

美元。当时，她还有一个机会，去一家公司当出
纳，每周薪水 -'美元，但她咬牙选择了前者。她
宁可放手一搏，也不愿平庸度过一生。

那时，华尔街是男人的天下，没有人把这
个小姑娘放在眼里，甚至没有人告诉她，纽交
所的股票交易厅一楼就有女厕所。她不得不
每次都爬到 +楼去上厕所。当时纽交所的 -层
餐厅没有女厕所，西伯特忍耐了几年，后来终
于忍不住了，跑去告诉纽交所主席，他要是再
不给 -楼建一个女厕所，她就要“在这里装一
个活动厕所”。后来，纽交所主席妥协了。西伯
特在传记《改变规则》中回忆：“自幼年以来，我

的如厕问题从未像那次那样广受关注。”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总会显露出

来。西伯特在贝奇准确预见到航空股的潜力，
建议公司大胆买入，为公司赚了钱。她的才华
让她很快跨越了一个个职业台阶。短短 !%

年，她从证券经纪行最基层的分析员做起，成
为明星级的证券交易员，迅速当上两家大经
纪公司的合伙人，年薪高达 &'万美元，比入
行时增加了 -%多倍。

“裙子入侵交易所”
在华尔街闯荡，最让西伯特感到痛苦的

是男女间的不平等。她后来说：“我不得不多
次换工作，因为他们付给男同行的薪水是我
的两倍。”有一次，她寄出了求职简历，却杳无
音信。朋友建议她署名时把女性化的名字缩
略为字母，只把看不出男女的姓氏写全了。结
果，简历投出后，她马上被雇佣了。当时，华尔
街有个华裔投资家蔡至勇，和西伯特关系不
错。有一次她问蔡至勇，怎么才能找到“和男
人薪水一样多的工作”。蔡回答说：“别异想天
开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你在交易所买个独
立交易席位，为你自己工作。”

看似玩笑的对话，却让西伯特“开了窍”。

!"+-年，她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开
始争取独立交易席位。当时，纽交所共有 !)+'

个席位，全部为男性垄断。西伯特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一家公司同意转让席位，却开出了
**.'万美元的高价，创下当时的最高纪录。西
伯特没有太多积蓄，不得不找银行贷款 )%万
美元。但银行提出了苛刻条件。折腾了将近一
年，就在她即将绝望时，接到了大通银行的一
个电话。大通银行总裁戴维·洛克菲勒知道了
她的故事，大为感动，亲自拍板给她贷款。

!"+-年 !&月 &$日，西伯特成为纽交所历
史上第一位获得独立交易席位的女性。她很快
在强手如林的华尔街打出了一片天地。!"-'

年，纽交所允许证券经纪公司自定佣金标准，
西伯特立刻率先推出佣金折扣业务。凭着这
种商业敏感和质优价廉的服务，她的经纪公司
业务迅速增长。直到今天，她的西伯特公司仍
然在华尔街拥有一席之地，在纽约、新泽西、佛
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州开了 *个分部，&%!!年
参与了市值高达 $%%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发
行。西伯特是华尔街当之无愧的明星。

她的成功也引来男人们酸溜溜的反应。
有一份报纸在报道她时，标题是“裙子入侵交
易所”。还有一位男同行调侃说，女性在挑选

理想投资对象方面有“天然优势”，因为她们
“把那么多的时间都花在设法控制自己的丈
夫上”。

!"$&年，西伯特曾参加联邦参议员选举，
但没有成功。对此，她并不在意。她说：“人生
犯错在所难免，你不能指望一辈子不出错。但
你必须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这样你就可以
说：我能做到。”她后来继续活跃在华尔街。
!""$年 !月 '日，她第一次获得敲响纽交所
收市钟的荣誉；&%%-年 !&月 &$日，获得纽交
所独立交易席位 *%周年的她，第二次得到
“敲钟”的殊荣。

一生未婚 慷慨助人
直到 $%多岁时，西伯特仍在工作。她的

办公室在曼哈顿中城的第三大道上，是一栋
红色的高层办公楼，外号“口红大楼”。她办公
室里的电视机总在播放金融节目，墙上挂着
很多镜框，有的装着报道她的杂志文章，有的
装着她与多位美国总统的合影。显然，她为自
己的一生感到骄傲。

然而，她为成功付出的代价也是外人难
以体会的。她一直没有结婚，甚至没什么像样
的恋爱经历。晚年时，她曾对媒体说：“（婚姻）
非常困难。除非你找到一个人比你厉害得多，
或者他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圈子里，否则
的话，当你比男人赚钱更多的时候，他们就变
得非常敏感。”这种情况，其实直到今天也没
有真正改变。华尔街的女强人们要想拥有一
段如意的婚姻，往往比男人更困难。

西伯特没有对外公开自己的个人财富。
在富豪云集的华尔街，她算不上特别富有，却
以慷慨著称。!""%年，她创办“西伯特企业家
慈善计划”，宣布将公司从事证券上市业务所
得的一半利润捐给慈善机构。
《华尔街女性》一书的作者费雪说，正是

在西伯特的鼓励下，很多女性闯进了华尔街。
“上世纪 -%年代，女性可以成为华尔街的专
业人员，这个观点对美国公众和华尔街而言
都是难以想象的。”西伯特一直活跃在国际妇
女论坛等非营利组织，不断鼓励有志于金融
事业的女性投身华尔街。正如人们评论的那
样：“她总是把门推开，然后设法让门一直开
着，这样后来人也可以进来。”
摘自 !"#$年!%期!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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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客人们还没有到达的空当儿，我把我
的行李箱搬进储藏室，这只老式的牛皮箱子还
是父亲的，父亲每次出国都会带着它。当母亲
把这只箱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知道母亲是
想告诉我，父亲永远陪伴在我身边。我把箱子
打开，立刻有一股遥远的亲情把我紧紧包裹。
我心痛地抚摸着箱子的每一个角落，发现逝去
的年代在这里留下了一道裂缝。我找出针线正
准备修补，突然，我的手就好像被烫到一般缩
了回来，这是因为我把手探到这条裂缝当中，
在箱子的内衬底下触到一件硬物。
我屏息静气，一分钟以后轻轻把这个硬

物抽了出来。我发现这是一个陈旧得霉迹斑
斑的小纸筒，上面还有父亲的签名，并注有小
字。“购于”后面是一行俄语，我看不懂。我把
小纸筒轻轻捧到桌子上，小心翼翼地打开，呈
现在我眼前的竟然是一幅印刷得极其精致的
油画。这是美国画家爱德华·霍珀 !"&-年的
作品《自动售货机》，我的心颤抖了。
远处挺拔陡峭的落基山峰，正幽幽地站

立在我的窗子外面，带着郁闷的眼睛注视着
我，黯然神伤地压抑着我。我茫茫然地抚摸着
手中小小的画卷，一个戴黄色毡帽的年轻女
人坐到了我的面前。她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
哪里去？她有没有亲友和家人？为什么会如此
孤独寂寞地坐在这家空旷的餐厅里？是不是
也要到这里来寻找“吃饭”？父亲想要透过这
幅画告诉我什么呢？
我的手指轻轻地滑过油印的画面，怅然

若失地静静等待着里面那个凝视着一片空白
的女人会给我一个回答。就这样，不知道时光
流逝了多久，大门被推开了。我好像没有听见
敲门，眼睛一眨，一大群赤着脚的留学生们涌
进来。他们很自然地把鞋子脱在门外，又七嘴
八舌地和我打招呼，打断了我的思绪。紧接
着，这些人熟门熟路地到厨房间找出各自需
要的餐具，刀叉碗筷，都是我刚刚想找又找不
到的呢。顿时有一种被排除在外的感觉，好像

这些客人才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而我却变成
了外人。我有些张皇失措，最后看了一眼画
面上的女人，她浑身上下流露着的苍凉，立
刻向我逼迫过来。
“好香啊！”一个高头大马的北京女孩惊

叫了起来。我回头一看，她已经把那只炒菜镬
子端出来了。我连忙跑到厨房抽出砧墩板，又
把那只倒扣的瓦盆拨拉到砧墩板上，然后放
到餐桌正当中，炒菜镬子刚刚好地搁了上去。
“哟，真聪明，很有古朴的艺术感。”女孩

子说。“那当然，啥叫上海人啊！”一个戴着黑
边眼镜的男青年一边说一边把一只密封的锡
纸盘子放到了砧墩板的旁边。
这时候，我发现那张不小的餐桌上已经

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碗盘，这些碗盘的上面，多
数蒙着一张保鲜纸，或者抿紧了一张锡纸头。
“啊呀，我忘记烧饭了呢！”我说。“算了，电饭
煲太小了，只够煮三个人的饭。反正菜够多，
不要饭了。”丈夫说。我没有回答，只是快手快
脚在一只玻璃烤盘里洗好米，又按照比例放
进水，抿上锡纸，放进预热好了的烤箱。记得
好婆对我讲过：“‘吃饭’一定要有饭，不然的
话，就不是吃饭！”

这还是在那个瘌痢头和尚对好婆讲了我
要远行吃饭以后，好婆特别关照我的话。那时
候，她真的把我当成了即将要远行吃饭的外孙
女。这天，好婆一边怜爱地为我添饭，一边告诉
我：“每一个人都要出去找饭吃的，到了吃饭的
时间，连佛也要出去找饭吃。佛教里的《金刚
经》就是从吃饭开始的，这是最平常的事了，更
何况我们这些平常人，更要以平常心对待。”
“妈妈，我可以吃那个肉骨头了吗？快要

被大家吃光了呢。”正在我沉浸在回忆当中的
时候，儿子飞过来，抱着我的腿问。我一看，真
的！大家早已围着餐桌开始夹菜了，那一大镬
子的肋排骨飞速消失。我连忙找出儿子的专
用碗筷，赶紧为他夹了几块肉骨头说：“当然，
侬总归是第一的。”
“伊拉怎么都坐在地板上吃饭的啦？我也

可以在地板上吃饭吗？”儿子问。“不可以，我
们坐到那张写字台边上去。”丈夫走过来说，
并带着他坐到房间角落里的一张宽大的写字
桌前，从旁边拉过来了一把椅子。“我再去给
你拿一点蚝油牛肉，这蚝油牛肉一向是我们
这里最好的菜呢。”我听到丈夫对儿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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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中间应该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先
让大家把手机拿出来。”关锋话中有声地说
道，“我不希望我的队里有人背着我往外传递
消息。”大家面面相觑，不知道队长何出此言。
会场里像忽然闯进一群小蜜蜂似的，漂浮起
一片嗡嗡声，队员们互相猜测着队长话里所
藏的刀锋指向的是谁。
“好了，大家静一下。”关锋举

起右手，展开手掌要求大家安静。
“今天我们开个短会，只解决一件
事，那就是关于对顾斌的处理问
题。”关锋掏出了方国良的那份律师
函，“这是方国良律师给我的律师
函，对我们迟迟不释放顾斌提出了
严正抗议。大家看看，我们该怎么对
待这件事。”“早就应该把顾斌释放
了，已经查清楚他是无罪的，有什么
理由关着人家不放？”周警官第一个
高声表态，“我们是人民警察，又不
是黑社会的帮凶。”“是啊，既然证据
确凿，又早过了法定拘留期限，关着
人家不放确实不对。”一名年轻的队
员发言了。“是啊是啊……”接连有
几个人赞成。“可是关队长，上次徐局过来不是
明确命令你不要再管顾斌的事吗？”一位姓高
的中年警官问了一句。他这句话立刻使全场的
气氛紧张起来，所有人都记起了那日徐副局长
气势汹汹的模样。
关锋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说道：“顾斌

这个案子是我们经侦总队一手处理的，是我
们到人家家里去抓的人，是我们着手进行调
查，是我们将顾斌押到拘留所去一直关到今
日的。现在，也是我们弄清了案子的真相，证
明了我们抓捕和拘禁顾斌是没有道理的。那
么，难道我们不应该自己把案子了结掉吗？”
“队长说得对啊……”有几人表示支持。

“可是，徐局说顾斌的案子是葛书记点名要慎
重处理的啊。”姓高的警官又插进来提醒大家。
“好了，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关锋打断高警官
说，“既然意见有分歧，接下去就请大家表决决
定，在你们举手表决之前，我给你们一分钟时
间思考，思考一下你们作为人民警察的责任和
良心，然后再做出你们各自的决定。”
寂静无声的一分钟在此刻变得很长很长。

会议室内听得出大家此起彼伏的呼吸声。
“我们大家来表决吧。”关锋知道关键的

时刻来到了，他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悄悄地深
吸了一口气。他用目光横扫了全场所有人一
遍，然后道：“赞成马上释放顾斌的人请举
手。”“哗”地一下，几乎所有人都把前臂高高
举起了，只有高警官和另一名队员没有举手，

他们两个垂着目光，低着头。关锋看看
他们俩，又看看举着手的大部分队员，
不由暗暗舒了口气。停顿了片刻后，他
说道：“既然绝大部分赞成，那就作为
我们经侦总队的决议了。”他说着把脸
转向周警官接着道：“老周啊，这件事
就委托你去办理，按正常手续做，负责
好释放顾斌的相关事宜，越快越好！”

周警官来到良知律师事务所时，
方国良已经在办公室焦虑地等着了。
“有结果了？”方国良问。“搞定了。”周
警官有点得意地笑笑，接着就把关锋
如何先收掉大家手机，如何要大家举
手表决等等的过程简要讲了一遍。
“关锋做事，还是很有章法啊，不

愧是你的徒弟。”方国良心里一阵高
兴。“那么，释放顾斌的手续都办妥了

么？”“会议一结束我就马不停蹄办手续，已经
通知拘留所那头了，明天上午我就去带人，你
从事务所选个人和我一起去吧。”“好，没问
题。”方国良说。“真是太感谢你了，老周。”这
几天多亏周警官一直在暗中协助他，才使得
释放顾斌的事办得比较顺利。“你我之间不言
谢，何况说到底是我们经侦总队的错，欠你
的。”周警官问：“把顾斌接出来后，你们有什
么打算？”“我们想让他离开一段时间。”方国
良说。他没有详细说出下一步的计划，如何安
排顾斌只有他和余国伟两人知道，原则上了
解情况的人越少越好。“你们能想到这点就
好。”周警官是个明白人，他并不追问下去，只
是说了自己的看法，“我估计，顾斌一出拘留
所，他们很快会设法把他再抓进去的，你们最
好能让他‘失踪’一段时间，让王根宝无计可
施。”“我们和你想到了一处。”“英雄所见略同
嘛，哈哈。”周警官刚笑了几声，他的手机响
了。拿出来一听，是他在刑侦局的一个徒弟。
周警官和对方说了几句后，脸色陡变。挂断电
话后他急匆匆对方国良道：“他们动作真快。”


